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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記者
採訪幼兒園的小朋
友，問他們將來想
當什麼，好幾個的
回答都是： 「要當
主持人。」電視節

目主持人，站在華麗的舞台上展示自
己的美，別說是小朋友，連大朋友也
艷羨。

主持人也有不漂亮的。台灣電視
主持人金馬獎的獲得者凌峰就是一個
。凌峰有個草木全無的頭和一張溝壑
縱橫的臉，但他常以機敏的語言來展
現自己的幽默。他曾自嘲說： 「中國
五千年的滄桑都寫在我的臉上。」這
話可有些分量，不是一般的俏皮話。
有一次，他和一位俏麗的小姐一同主
持一個節目，長相的反差固然很大，
但他妙語連珠，有的還是雙關語，那
位小姐卻一頭霧水，反差也很大。

撒貝寧是央視法治節目主持人。
據網上介紹，有一回小撒在西安和一
群 「粉絲」交流。有位女青年說：
「你形象一般，但很有內涵。」小撒

連忙辯解： 「我內涵一般，但形象不
錯。」大家都笑了。

央視的主持人裡，我評價最高的
是婦女節目《半邊天》的主持人張越
，她也是一個不漂亮的主持人。我不
是女權主義者，連 「婦女之友」恐怕
也算不上，經常看《半邊天》節目，

就是由於它是由張越主持的緣故。在央視的主持人
裡，張越不能算 「大牌」，我想，那多半是由於
《半邊天》沒有被安排在黃金時間播出。

作為記者的張越有精彩的表現。她是真誠的，
交談到興起之時，她就大笑。你看她笑，聽那聲音
，彷彿家裡來了一位豪爽的客人。婦女節目常要突
出婦女的訴求，但當被採訪的女性有偏執情緒，對
「另一半」不夠尊重時，張越就會批評她。張越是

深刻的，當別人心裡的話一時表達不出來時，她三
言兩語的插話後，人家馬上會說： 「對，正是這樣
。」張越畢業於中文系。十多年前，那時張越還沒
有入電視的門。央視要做一個叫《夢想成真》的節
目，採訪到理想各異的女性，張越的理想是當廚子
，她本真的表達受到青睞，從而成了電視人。之前
，她做過教師、編輯，到新崗位以後，她走上街頭
，走到地頭，訪問打工妹、保姆、農民、乞丐、殘
疾人。《半邊天》裡，除了白領和精英，常可以聽
到草根的聲音。張越的節目注重人物內心世界，尤
其注意展現婦女同胞面對生活壓力表現出的自強不
息。有觀眾評價她是 「一個為正義吶喊，快意恩仇
的央視女俠」。順便說及，張越組織的文字，嚴肅
而不呆板，活潑而不輕浮，如此功夫，不是短時間
內可以練就成的。

張越對自己的不漂亮並不諱忌，她坦言自己自
信： 「我的自信源於生命力，源於青春的活力，源
於良好的教育，源於上帝的賜福。」是的，上帝為
誰關上一扇門，就會為其打開一頁窗。不漂亮的主
持人就通過那窗口來和我們交流，他們也是電視節
目的風景，而且給人以難忘的印象。

我們打開電視機，期望看到好節目。悅目，我
們所欲，賞心，亦我們所欲，若二者不可得兼，捨
悅目而取賞心也。

今年五月是法國現實主義作
家巴爾扎克（一七九九至一八五
○年）誕辰二百一十周年紀念日
。他的文學作品，在全世界擁有
大量的讀者。

巴爾扎克的作品傳入中國已
有九十多年的歷史了。巴爾扎克的作品的第一個中
譯本是一九一五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哀吹
錄》，內有他的四篇短篇小說，即《獵者斐里樸》
、《耶穌顯靈》、《紅樓冤獄》、《上將夫人》，
翻譯者為林紓和陳家麟。一九一七年上海中華書局
出版的周瘦鵑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收
入了巴爾扎克的《劊子手》，並附有作家的生平和
創作簡況。一九二二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馮子才
譯巴爾扎克的言情小說集《紅淚影》。

一九三六年在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中，
曾先後譯載了巴爾扎克的六篇短篇小說，有《無神
者之彌撒》、《一件恐怖時代之軼事》、《不可知
的傑作》、《信使》、《再會》、《石榴園》，還
譯載《〈人間喜劇〉總序》。一九三六年六月，上
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了蔣懷青譯《巴爾扎克短篇小說
》，內有八篇他的小說，即《紅色旅館》、《基督
在法蘭德斯》、《荒野情愛》、《法西諾．加拿》
、《在恐怖時代》、《大白萊德克》、《格萊納蒂
爾》、《海濱的一悲劇》。在出版之前，譯者蔣懷
青約請了作家王任叔（即巴人）撰寫了《關於巴爾
扎克》一文，作為該書的 「前言」，書末附有譯者
編寫的《巴爾扎克重要作品目錄》，開列了他的長
篇小說十種，短篇小說三十一種。一九三六年上海
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穆木天譯巴爾扎克長篇小說《歐
貞尼．葛朗代》，書末附有《巴爾扎克年表》一篇
。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伍光建譯《巴爾
沙克的短篇小說》，收錄《瑪當狄第最後一次的聚
會》、《罰他獨生》、《不信教的人聽教士唸經》
等三篇小說。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分別
出版了黎烈文譯巴爾扎克的兩篇長篇小說《鄉下醫

生》和《貝姨》。一九四五年雲海出版社出版羅塞譯巴爾扎克短
篇小說集《戴依夫人》，內有《戴依夫人》、《約安先生》、
《恐怖時代》、《基督在福蘭達斯》。一九四五年五月，重慶五
十年代出版社印行了陳原譯《巴爾扎克諷刺小說集》（兩卷本）
，共收錄他的小說十二篇。

一九四六年五月，駱駝書店出版了傅雷譯巴爾扎克的中篇小
說《亞培爾．薩伐龍》。一九四七年，上海海燕書店出版了高名
凱譯巴爾扎克長篇小說八種（見圖），即《老小姐》、《單身漢
的家事》、《兩詩人》、《外省偉人在巴黎》、《發明家的苦惱》
、《葛藍德．歐琴妮》、《杜爾德教士》、《古物陳列室》。

……
新中國成立以後，巴爾扎克的作品繼續受到中國讀者的追捧

，各種新譯本層出不窮。近六十年來，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
版的巴爾扎克的作品就有六百多萬冊（部），可見讀者之多。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三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了《巴爾扎克全集》（二十五卷本），達到了巴爾扎克作品
在中國傳播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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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少時，正長身體，對
於那些少得可憐的菜餚，往往
是 「老虎舔蝴蝶」，可以一掃
而光的，但母親就常常會對我
說：留點兒給別人吧。她指的
是留點菜給未歸的妹妹們。留

菜是一種最樸實最直接的關懷，是平常人家最真誠
貼心的 「想到別人」，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是最
可表達對親人的疼愛，對他人的關懷的行為方式。
而在那個年代，當我晚歸時，見到餐桌上還有那刻
意留下來的那點菜，心裡真是比如今吃山珍海味還
舒暢。

如今，對家人親切的 「留菜」回憶早已停在了
上個世紀，而那一份溫情總也抹之不去，那淡淡的
記憶，那甜甜的回憶，常伴隨着我去待人處世。而

我的 「留菜」意識也從不自覺、不情願而成為生活
習慣，凡事我都喜歡 「留一點給別人」，習慣與別
人分享，不喜獨吞，雖然談不上 「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但我也深深地感到：兩人分擔痛苦，變成
了半個痛苦，兩人分享歡樂，變成了兩個歡樂的道
理，在留點東西給別人的這個理兒上。做人總是少
一些霸氣、痞氣和蠻氣好。事實上，在人性關係上
，義氣、和氣和文氣總遠比前者好。

人與人之相處，所求的不正是留一點給別人的
那份關愛與疼惜嗎？

如今，生活中的 「菜」是越來越多，越來越豐
厚了，這些實惠的 「菜餚」，總有着千葷萬素的誘
惑，如獎金、福利、證券、外快等，但留點或多留
點給別人卻是一個恆常的題目。

「留」，其實就是一種境界，一種氣度，也是

一份寬容，一份厚重。
台灣早期股市好手陳逢源生前最有名的一句話

是： 「賣股票時，記得留一點給別人賺。」股市是
不講情面、不留餘地的投資市場，為什麼要留一點
給別人賺？

其實，留一點給別人賺，正是給自己賺錢的機
會，要留給別人賺錢的機會，你才能放出手中的股
票，立刻取得現金；留一點給別人賺，別人才會接
手你可能遇到的股市風險，這可能註釋為 「與人方
便，自己方便」吧！如果說這句話有點功利，也有
點庸俗，是為了 「多種花，少種刺，留得人情好辦
事」，那麼，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 「人情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這相見之下，就不會難為情，就
沒有內疚感，甚至負罪感，有的只是尊重、敬重和
情義。因為你無愧於別人，對得起良心。

重讀《水滸》，我忽然感到， 「誰逼
誰上梁山」的問題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一百零八將為什麼上水泊梁山？以前
我粗粗歸納了一下，大約有五種模式：

一、盡忠竭力，卻遭到朝廷佞幸陷害
，被昏庸官府逼得走投無路，把心一橫，

落草為寇，以林沖為代表；
二、仗義鋤奸，或情急之下誤殺小人，犯下了人命官司

，天大地大無以為家，於是揭竿而起，上梁山替天行道，以
宋江、魯智深、武松為代表；

三、痛感於民生艱危，世象凋敝，相時而動，順應天數
，欲殺他個清平世道出來，以三阮為代表；

四、仰慕水泊英雄的事迹，碰巧自己也是飄蓬江海無牽
無掛人，一有機會便加入那杆杏黃旗，活出個人樣兒來，以
李逵、時遷為代表；

五、奉皇命去梁山泊剿寇，或被梁山好漢用計破壞了所
擔負的朝廷公務，而這種公務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基礎之
上的、非正義的，戰敗後或被破壞後難以回京覆命，與其死
路一條，索性上山入夥，以呼延灼、關勝、秦明、楊志為代
表。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一個生長在太平盛世中的老百
姓，倘使有飯吃，有衣穿，日子過得下去，決不會輕易去做
那腦袋懸在褲襠上的強盜的。逼良為娼！他們是被統治階級
逼上了梁山去的！有的看似主動上山，實則也是 「殺盡不平
方太平」現實的絕妙諷刺和辛酸折射，背負的可能不是自家
獨個的苦，但卻是時代民眾的苦。即使那些昔日沐浴於浩蕩
皇恩的朝廷軍官，也深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潛規則，
熟諳生殺予奪每每一步之隔的道理，他們的跟着造起反來，
同樣是被在上者淫威所逼，只不過被間接地逼上梁山罷了。

所以，幾百年來人們用 「逼上梁山」這四個字來概括
《水滸》的故事主題，是很有見地的。一個 「逼」字，很形
象地刻畫出了梁山好漢的屈辱史和抗爭史，假如提出 「誰逼
誰上梁山」這樣的問題，回答肯定是：官府逼好人上梁山！

不過，有一個人的上梁山過程，使我對 「逼上梁山」這
句話開始產生了饒有興味的懷疑。這個人的入夥，在我看來
極具戲劇性，可以算作第六種模式，某種意義上也大大地有
助於我們重新理解《水滸》。誰呢？

金槍手徐寧。一個不大不小、不高不低、不重要也不次
要的人物。論座次，在林沖魯智深武松後頭，在李逵和三阮
前頭，論宿數，乃是 「天祐星」。論頭銜，則是 「馬軍驃騎
兼先鋒使」，好歹也算得實力派了吧。他究竟是怎麼上的梁
山呢？

成為梁山一員之前，徐寧是京師金槍班教頭。從書上看
，金槍班教頭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大概僅次於林沖這樣的
八十萬禁軍教頭。更何況武藝超群，一手 「鈎鐮槍」天下獨
步！

於是，問題來了：這徐寧，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
事，天子腳下，美妻俊子，克己奉公，按勞取酬，過着平靜
幸福的小康生活。好端端的，他幹嘛要上梁山做強盜呢？

不是他要上梁山，而是他 「被」上梁山。事情的經過是
這樣的──

大權臣高俅的弟弟高廉被梁山好漢幹掉了，高俅派大將
呼延灼擺下 「連環馬」尋仇來了。哇噻，這新式戰法出神入
化，還真叫梁山泊一時間人仰馬翻。咋辦？金錢豹子湯隆出
了個主意，派鼓上蚤時遷這把賊骨頭半夜三更去他哥哥、也
就是時任京師金槍班教頭的徐寧家偷取 「雁翎甲」。第二天
再由湯隆出面，以幫忙找 「雁翎甲」為名，一碗蒙汗藥麻翻
，硬生生把個徐教頭 「賺」（多傳神的字眼！）上了八百里
水泊。而費此種種手腳的目的只有一個：只有徐寧的獨門
「鈎鐮槍」可破 「連環馬」。

就這樣，金槍手徐寧稀裡糊塗 「上」了梁山。
就這樣，宋江為了保證自己的旗幟不倒，活生生地把個

徐寧給騙上了梁山。
並且，其手段之陰險極可玩味──
「湯隆道： 『我又叫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

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
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
哥哥。』」

就這樣，宋江以如此赤裸裸不入流的手段，活生生地斷
了徐寧的後路！ 「你就乖乖地留在山上教兄弟們使槍，和我
一樣做你的強盜頭領吧！」

這也叫 「逼上梁山」嗎？
在這裡，是誰在逼誰上梁山啊？
顯然，已經不是官府逼好人上梁山了，而是宋江逼好人

上梁山。梁山上的人本來是替天行道，去解救別人的，但是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有時也可以
不惜把好人逼上梁山，替我行道。梁山泊另一總司令盧俊義
，不也是這樣被稀裡糊塗 「賺」上山的麼？

那麼，被宋江逼上梁山去的徐寧又持何心態呢？我設想
，大約有三種可能：

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要殺要剮悉聽尊便，誓死效忠
朝廷而不變節，哪怕由於這強烈的不合作態度而被梁山好漢
們剖腹挖心；

二、假意投降，虛與委蛇，先保住性命，笑臉相向，慢
慢周旋，再伺機逃出虎口重整山河；

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既被抓住了，就乖乖地跟着
一塊兒 「殺向東京，奪了鳥位」，起鬨造反吧。

我估計，一個落入了敵手陷阱的男人，最低限度總應該
掙扎一番，而不至於立馬就逆來順受吧？

我錯了。很不幸，徐寧屬於第三種。他的死心塌地從此
留在梁山，既有宋江斷其後路的逼迫因素，也同時是出於自
己的軟骨頭，請聽他被騙上山醒悟過來後，作為第一反應的
兩句話──

一句是還有點生氣，怪湯隆： 「卻是兄弟送了我也！」
跟着另一句就平下來了： 「兄弟，好卻好了。只可惜將

我這副甲陷在家裡了。」
就這樣，牛頭一按便啃起了草，他從此留在了梁山泊。
宋江對他，始終器重有加，直到最後征方臘時，徐寧中

了毒箭，快去見上帝的一刻，還待他以 「股肱」之禮呢。
與山野樵夫出身、一心一意 「革這夥媽媽的狗命」的方

臘不同，宋江有許多來自朝廷的將官兄弟。從一開始他就想
代皇帝行事，就把自己當成了皇帝的將官，對他來說， 「必
也正名乎」，名正言順是相當要緊的事情。用正統的眼光看
，方臘更反動，宋江似乎還有點兒 「文死諫，武死戰」的臣
道，但從更深遠的人性角度觀察，相對而言，方臘的造反倒
更接近自由，宋江的起義卻更接近不自由，儘管他至死都以
為自己是在尋找自由。

我們已經把這個悖論看得非常清楚了：宋江以忠臣自居
，卻又同時陷忠臣於不仁不義之地。自己被逼上梁山、謀求
生存自由的宋江，反過來又可以無情破壞別人譬如徐寧的生
存自由，逼徐寧上梁山。其實，徐寧固然是君君臣臣的產物
，宋江最終不也是為了努力成為趙家天子的幫閑嗎？殊途同
歸，目的都是同一性質的，又何苦一番手腳兩番做呢？為了
達到自己想像中的自由，不惜犧牲無辜者的自由，結果是大
家都不自由，在這種永遠難以自圓其說的農民運動思想怪圈
中，自由依然只能是極權主義者屁股上的紋章。其歸宿也只
能是：受招安，征方臘，作鳥獸散。

「幸福公式」 齊 夫
《
開
明
少
年
》
徵
文
集

許
定
銘

不
漂
亮
的
主
持
人

言
止
善

誰逼誰上梁山 劉 陽

留
點
給
別
人

朱
國
良

巴
爾
扎
克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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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王

鵬

古
籍
是
社
會
的
珍
貴
財
富
，
然
而
由
於
年
代
久
遠
，
加
上
保

管
因
素
，
許
多
古
籍
都
因
蟲
蛀
、
霉
變
、
受
潮
而
出
現
不
同
程
度

的
破
損
，
要
﹁修
舊
如
舊
﹂
，
需
要
很
多
的
修
復
技
巧
。
在
中
國

，
現
存
公
藏
古
籍
超
過
三
千
萬
冊
件
，
加
上
民
間
珍
藏
的
各
種
古

籍
，
殘
破
嚴
重
亟
待
修
復
的
，
保
守
估
計
也
有
一
千
萬
冊
件
。
而

中
國
各
地
圖
書
館
古
籍
修
復
人
才
卻
極
度
匱
乏
，
專
業
修
復
人
才

不
足
百
人
，
與
當
前
古
籍
保
護
的
嚴
峻
形
勢
形
成
尖
銳
的
矛
盾
。

據
了
解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所
藏
善
本
古
籍
紙
張
的
酸
鹼
性

PH

值
，
已
由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平
均
值
的
七
到
七
點
五
降
到
現

在
的
六
點
六
，
這
意
味
着
古
籍
文
獻
的
紙
張
已
從
弱
鹼
性
或
中
性

轉
變
為
酸
性
，
這
些
古
籍
紙
張
的
植
物
纖
維
素
已
開
始
發
生
酸
性

水
解
，
紙
張
已
經
開
始
變
黃
和
脆
化
。
實
驗
測
算

，P H

值
在
五
以
下
的
文
獻
，
紙
張
將
全
面
脆
化

，
保
存
年
限
不
會
超
過
二
百
年
。

專
業
人
士
稱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現
藏
的
一

百
多
萬
冊
件
珍
貴
特
藏
善
本
中
，
中
度
破
損
的
就

有
二
十
六
萬
冊
（
件
）
，
重
度
破
損
的
也
有
十
二

萬
冊
（
件
）
。
河
南
圖
書
館
一
位
負
責
人
稱
，
有

時
發
現
一
些
古
籍
在
箱
子
裡
，
像
棉
絮
似
的
，
一

碰
就
碎
，
有
點
慘
不
忍
睹
。

鄭
州
一
位
古
籍
修
復
專
家
稱
，
修
復
工
作
是

一
項
細
活
，
一
點
也
馬
虎
不
得
。
為
了
修
復
一
部

老
版
《
石
頭
記
》
，
他
曾
帶
着
四
個
學
習
古
籍
修

復
專
業
的
在
校
大
學
生
，
整
整
忙
了
兩
個
多
月
才

修
好
。
他
介
紹
說
，
由
於
受
潮
受
霉
，
那
本
古
籍

已
全
部
板
結
在
一
起
，
成
了

﹁書
磚
﹂
。
他
先
剪
開
裝
訂

線
，
然
後
用
砂
紙
輕
輕
打
磨

﹁地
角
﹂
（
書
的
底
邊
）
，

再
用
專
用
的
小
起
子
，
一
點

點
把
紙
剝
下
來
。
遇
到
剝
不

開
的
，
還
要
先
用
毛
筆
蘸
水

濕
潤
板
結
的
地
方
，
再
用
小
鑷
子
慢
慢
往
下
拉

…
…
這
個
活
，
一
點
不
能
馬
虎
，
因
為
那
本
古
書

的
紙
張
很
脆
，
稍
不
小
心
，
就
碎
了
。
然
後
，
再

按
照
﹁整
舊
如
舊
﹂
的
原
則
，
對
裡
面
的
書
頁
進

行
一
一
修
復
。

儘
管
各
地
所
留
下
的
珍
本
古
籍
急
需
修
復
的

達
數
千
萬
冊
，
然
而
中
國
面
臨
的
是
修
復
人
才
嚴

重
匱
乏
、
資
金
嚴
重
短
缺
的
尷
尬
局
面
。
全
國
各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古
籍
文
獻
共
計
約
有
三

千
萬
冊
，
其
中
大
部
分
殘
破
情
況
嚴
重
，
亟
待
搶

救
性
修
復
，
但
是
目
前
內
地
古
籍
修
復
專
門
人
才

一
共
只
有
百
餘
人
。
北
京
各
文
化
機
構
和
民
間
的

專
職
修
復
人
加
在
一
起
還
不
足
六
十
人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現
有
古
籍
修
復
人
員
十
二
名
，
這
一
數

字
已
足
以
讓
其
他
圖
書
館
羨
慕
不
已
。

為
了
解
決
古
籍
保
護
人
才
缺
乏
的
問
題
，
早
在
二
○
○
三
年

，
中
國
文
化
部
下
發
了
《
中
國
古
籍
特
藏
保
護
計
劃
》
，
明
確
提

出
在
二
十
年
內
撥
款
十
億
，
分
期
開
展
全
國
古
籍
修
復
工
作
。
同

年
教
育
部
和
文
化
部
聯
合
下
發
了
《
關
於
開
展
培
養
古
籍
修
復
人

才
試
點
工
作
的
通
知
》
，
決
定
在
北
京
、
上
海
、
江
蘇
三
省
市
開

展
培
養
古
籍
修
復
人
才
試
點
工
作
。
但
是
，
到
目
前
為
止
，
全
國

開
展
這
一
專
業
教
育
的
學
校
在
國
內
僅
有
一
家
，
從
二
○
○
一
年

至
今
，
該
校
培
養
出
畢
業
生
僅
有
幾
十
名
。

據
悉
，
中
國
文
化
部
已
啟
動
﹁中
國
古
籍
特
藏
保
護
計
劃
﹂

，
相
信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
古
籍
保
護
的
嚴
峻
形
勢
有
望
得
到
改
善

，
古
籍
保
護
工
作
在
中
國
也
有
望
走
上
良
性
發
展
之
路
。

古籍修復面臨尷尬 蕭 愚

托
爾
斯
泰
說
過
：
﹁幸
福
的
人
都
是
相
同
的
，
不
幸
的
人
各
有
各
的
不
幸

。
﹂
也
就
是
說
，
幸
福
的
人
肯
定
有
一
些
共
性
的
東
西
。
這
個
共
性
的
東
西
是

什
麼
呢
？

為
了
找
到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從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開
始
，
哈
佛
大
學
的

研
究
者
對
二
百
六
十
八
名
男
子
進
行
了
長
達
七
十
二
年
的
跟
蹤
調
查
，
從
他
們

進
入
大
學
，
奔
赴
戰
場
，
成
家
立
業
，
生
育
子
女
，
一
直
到
退
休
終
老
，
堪
稱

歷
史
上
持
續
時
間
最
長
最
全
面
的
社
會
科
學
實
驗
。
那
麼
最
後
的
結
論
是
什
麼

？
他
們
提
出
一
個
幸
福
公
式
：
愛+

工
作+

良
好
的
心
理
適
應
能
力
。

首
先
是
愛
，
有
愛
的
人
是
幸
福
的
。
這
個
愛
，
包
括
小

愛
，
如
親
情
之
愛
，
愛
情
之
愛
，
友
情
之
愛
；
也
包
括
大
愛

，
像
社
會
之
愛
，
國
家
之
愛
，
民
族
之
愛
。
有
愛
的
人
，
心

有
所
寄
託
，
情
有
所
維
繫
，
總
是
滿
面
春
風
，
笑
意
盎
然
，

他
希
望
別
人
都
幸
福
，
自
己
也
會
幸
福
。
所
以
，
真
心
相
愛

的
情
侶
是
幸
福
的
，
捐
贈
慈
善
事
業
的
人
士
也
是
幸
福
的
；

含
飴
弄
孫
安
享
天
倫
之
樂
的
老
人
是
幸
福
的
，
為
祖
國
站
崗

放
哨
巡
邏
執
勤
的
戰
士
也
是
幸
福
的
。

工
作
也
是
幸
福
的
必
要
因
素
。
一
個
只
會
消
費
而
不
肯

工
作
的
人
，
心
是
空
的
，
生
命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肯
定
會
受
到
公
眾
鄙
夷
。
而
一
個

積
極
工
作
的
人
，
為
自
己
也
為
社
會
創
造

着
財
富
，
對
他
們
來
說
，
﹁工
作
着
是
美

麗
的
﹂
，
既
有
成
就
感
，
也
有
歸
屬
感
，

還
被
人
尊
重
，
幸
福
感
自
然
也
就
油
然
而

生
。
當
然
，
這
個
工
作
是
自
己
熱
愛
的
工
作
，
適
合
自
己
的

工
作
，
能
發
揮
自
己
特
長
的
工
作
，
是
一
個
自
由
人
的
工
作

，
而
不
是
一
個
在
皮
鞭
下
被
強
迫
勞
動
的
奴
隸
的
工
作
。

良
好
的
心
理
適
應
能
力
，
也
是
幸
福
不
可
或
缺
的
。
常

言
說
﹁事
在
人
為
，
境
由
心
造
﹂
，
是
很
有
道
理
的
。
在
同

樣
的
環
境
下
，
有
人
如
魚
得
水
，
左
右
逢
源
，
有
人
就
處
處

受
制
，
動
輒
得
咎
，
其
重
要
差
別
就
至
於
有
沒
有
良
好
的
心

理
適
應
能
力
。
有
了
良
好
的
心
理
適
應
能
力
，
不
論
是
身
居

朝
堂
之
上
，
還
是
處
江
湖
之
遠
，
不
論
是
在
繁
華
鬧
市
，
還

是
在
偏
遠
山
野
，
都
可
以
做
到
寵
辱
不
驚
，
坦
然
自
若
，
以
幸
福
的
微
笑
來
應

對
花
開
花
落
，
雲
聚
雲
散
。

一
個
老
是
感
覺
自
己
不
幸
福
的
人
，
不
妨
自
我
檢
查
一
下
，
我
是
不
是
缺

乏
愛
心
，
少
情
寡
義
，
待
人
太
過
刻
薄
；
我
的
工
作
是
不
是
不
投
入
，
是
在
混

而
不
是
在
認
真
幹
，
或
者
乾
脆
是
游
手
好
閒
，
無
所
作
為
；
我
的
心
理
是
不
是

過
於
浮
躁
，
見
啥
都
煩
，
老
是
覺
得
不
順
，
似
乎
幹
啥
都
彆
扭
。
果
如
此
，
那

麼
，
就
請
你
認
真
記
住
並
努
力
去
踐
行
這
個
幸
福
公
式
：
愛+

工
作+

良
好
的
心

理
適
應
能
力
。

民
國
時
期
的
巴
爾
扎
克
著
作
中
譯
本

王
鵬
提
供


